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底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民国底气>>

13位ISBN编号：9787506048576

10位ISBN编号：7506048574

出版时间：2012-6

出版时间：东方出版社

作者：王学斌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底气>>

前言

不该咽下这口气！
    时下出版界，民国史写作已渐趋热潮，各类论著林林总总、汗牛充栋。
章太炎的“疯”、刘文典的“狂”、辜鸿铭的“怪”、傅斯年的“猛”、蒋廷黻的“犟”、陈布雷的
“悲”、胡适的“雅”⋯⋯也成为百姓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
其人其事被后世拿来把玩议论，自然证明民国这一代知识人有其特立独行、异于别代之处。
不过，换个角度，此种“民国热”恰又反映出当下社会缺的正是这一口底气。
寻思起来，不免让人心生今不如昔之感慨。
    那所谓的“民国底气”究竟是一种什么气？
依笔者拙见，这首先是一种气度。
民国之世，政治上变动不居，思想上极为活跃，一批内心自信、风流萧散、简约云澹、不滞于物的名
士应运而生。
这与阮籍、嵇康等人的“魏晋风度”何其相似。
章太炎、黄侃、刘文典，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
几追仙姿，傲骨绝尘，惹来后世的景仰与追捧。
虽在清末被好友出卖，险遭黑手，章太炎依旧视刘师培为“天下第一读书种子”，撰文呼吁“一二通
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
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谁之责耶”？
其度量之大世人罕匹。
黄侃亦有乃师之风，不顾尘俗偏见，不避自损之嫌，于民初毅然登门拜刘申叔为师，“《三礼》为刘
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
其胆识绝非常人可比。
    诚如王船山所言：“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
”章黄之后，此种名士风范、卓绝气度便风流云散，一去不回。
学界少了份清气，多了点铜臭：文坛没有了傲骨，滋生出媚颜；世间找不到名流，满街是“大师”。
缘何至此，值得思量！
    其次是一种气势。
晚清湖湘名臣左宗棠于困顿不堪、尚未显达时，曾撰有一联，日：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虽无权位，但一心忧国忧民，书生言政；学富五车，方可以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此不啻是对民国知识人最佳的精神摹写。
清末危局，读书人抛开青灯黄卷，投身变革大潮，章太炎、，刘师培倡言革命，世称“枚、申二叔”
；民国动荡，教授们告别三尺讲坛，参与政务运作，傅斯年、蒋廷黻披肝沥胆，人送“大炮”、“猛
牛”。
正因为身具真学问，胸存大抱负，心底有苍生，眼中无权贵，知识人的所言所行才气势磅礴，元气淋
漓。
看不惯袁世凯倒行逆施，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受不
了蒋介石的军阀做派，刘文典坦言“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
小题目做大文章。
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二位是何等之气魄！
不满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贪污腐化，傅斯年大呼“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
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痛心国民政府颟顸无能、人浮于事，蒋廷黻决心改革
，虽屡屡受挫，依然坚信“我唯一要出卖的是我的智慧和努力工作的愿望。
根据这种意念，我认为循一般方法处理事务会令我一无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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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虽然也可能失败，但是将来不会使我感到遗憾”。
两人又是怎样的架势！
    潮有进便有退，势有起便有落，此为常态，本不必辩。
只是民国知识人这股气势落得过于迅即，这数十年，似总在谷底徘徊。
如今的读书人，或许受市场经济之熏染，深谙“稻粱谋”之规则，一门心思写论文、评职称、搞课题
、拉项目、当领导，为所谓的学术巅峰乐此不疲。
殊不知，在获取某一领域专家身份的同时，他们却丢失了社会良心这一关键的公共角色。
没有了知识分子的声音，亦即意味着这一群体已趋于社会边缘，难堪领头羊之重任。
试问当今的知识分子们遗失了精神贵族这一桂冠，还能以何种气势来面对手握大权的官员和腰缠万贯
的大款？
更为可悲的是，现在的社会“官二代”与“富二代”横行，“穷二代”与“农二代”受辱，唯独没有
“知二代”的身影，可见读书人颇不受待见，民国的那股子气势已全无踪迹。
    再次，既然气度不凡，气势磅礴，民国知识人势必个性张扬，气象万千。
说到气象，不禁联想到一个词：“范儿”。
陈丹青在去年接受《新周刊》专访时曾把“民国范儿”描述成“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
笔者深以为然，双手赞同。
在民国时期，知识人往往是趣味的开拓人，风尚的引领者，美学的践行家。
文学大家梁实秋终生倾情于美食。
虽几经颠沛流离、辗转各地，却对“吃”情有独钟，有钱时随心所欲，挥金如土。
玩命地“作”，穷困时也从不亏待自己的一张嘴，独辟蹊径，别出心裁，花小钱照样能让盘中之物活
色生香。
总之，梁这一辈子，除了其令人仰视的文学成就之外，其对饮食之道的造诣也罕有人能与之匹敌。
别看一日三餐，人家吃出了味道，吃出了学问，吃出了境界，吃出了真谛，真不愧是“治世之饕餮，
乱世之饭桶”！
    京城大玩家王世襄亦然。
王以做菜为人生一大乐事。
据说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
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
大家个个都摩拳擦掌，不惜花费血本买来各种珍奇美味作为原料，以期烹出一道惊艳佳肴来长长自己
气势，灭灭世襄威风。
待王世襄到来，大家一瞅，又惊又乐：原来他手里仅提了一捆葱。
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掌勺倒油，做了一个菜——焖葱。
结果其色其香其味其形俱佳，叫人口舌生津，馋虫蠕动。
大家个个啧啧称奇，甘拜下风。
    做得一手好菜也并非饕餮之最高境界，真正的“食神”能参透饮食之玄机，悟出人生之真谛。
这不，钱钟书就从其中发现了“吃的哲学”：    吃饭有时候很象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
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
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拐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
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
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
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借口，仿佛说
：“你别抱怨，这有你的份！
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
”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
少！
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酒菜本不可分，好菜一桌，又岂能无佳酿一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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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士中好饮者数不胜数。
“疯子教授”黄侃对于杯中之物的贪嗜，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也。
黄侃每餐都要豪饮，至少人肚半斤。
且黄对酒从不挑剔，汾酒、茅台、五粮液、杏花村，他来者不拒；糟醴、生啤、白兰地、伏尔加，他
也一一笑纳。
喝到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吐出胆汁、枕眠路边，实在是稀松平常之事。
而这位“酒缸”黄侃居然还劝别人喝酒要节制。
据其日记记载，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认为“似
此纵酒，宜讽谏者也”。
酒鬼劝醉鬼，莫贪两三杯，读至此处。
笔者险些因其晕倒，真乃怪事哉！
    《菜根谭》中曾有一句劝酒词，曰：“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意即饮酒要喝到刚刚好，切勿贪杯
。
想必饱读诗书的酒中八仙、黄侃们肯定读过此句，也深知此句之真意，只是每每人坐酒桌前，鼻闻佳
酿香，什么失态、伤肝之类的顾忌，早已被抛至九霄云外了。
所以，那些男人们醒酒后对女人们所发表的“戒酒宣言”，大可不必当真，多是摆摆架子、说说而已
。
毕竟酒这玩意儿，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它，又能有几人安然脱身呢？
    此外，民国知识人，有的喜好收藏，有的喜好旅游，有的喜好文墨，有的喜好戏剧，气象博大，实
不能逐一道尽。
颇令人惋惜的是，“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
，两不隔绝。
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
继之而起的气象又该如何形容概括？
至少在我心中，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命题。
    当然，民国并非盛世，弊窦丛生，知识人的底气难免有不足之时，本书就此问题也多有交待。
    俱往矣，然风流人物，未必在今朝。
那等气度，那般气势，那种气象，我们当代读书人到底有没有？
阎真在《沧浪之水》中曾如此刻画主人公池大为的内心纠结：    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
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
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
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
我们在随波逐流之中变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三不朽”的使命意识，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
，没有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
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
种不可能的可能性。
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
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
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
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
，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
我们曾经拥有终极，而终级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
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梦想成为梦想，我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永远的精神流浪者。
天下千秋已经渺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
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
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
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民国底气>>

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受，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
    “虚而不谦、清而不高”，恐怕才是这一代的本色吧？
    没有底气，何谈治学；没有底气，怎言社稷？
读书人，挺起胸，站出来，给力点，千万别咽下这口气！
    作于2011年6月19日午后    党校蜗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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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国底气》取材民国之世，那时风起云涌，诸多往事，颇令人慨叹唏嘘。
作为该段历史的创造者，民国文人无不挺身而出，欲图扭转危局。
章太炎、黄侃、辜鸿铭等，狂狷桀骜，却皆胸怀天下，勇担重任；傅斯年、张君劢等以学术文章名扬
天下，亦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蒋廷黻、翁文灏等更是难耐参政救时之热诚，入主中枢，尽职尽责；
蒋梦麟、罗家伦作为民国教育界之佼佼者，执掌名校，功绩炳彪⋯⋯ 本书甄选这十几位民国学人，性
情各异，志趣相殊，但其所同者，乃胸怀天下的赤子之心，乃真学识、真风骨、真性情，即所谓“底
气”。
作者通过轻松平实的言语叙述其生平轶事，却给读者展现出了民国文人的名士风范与卓绝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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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学斌，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现执教于中央党校。
主攻中国近代史，对晚近学术思想与知识分子命运颇有研究，有《大漠荒芜：民国文人的悲歌与苦恋
》、《教我如何不想他：民国音乐人》、《别样风流：民国奇才怪杰悲喜录》等论著三部，另在《书
屋》《社会科学论坛》《名人传记》《百家讲坛》等诸多报刊发表文史随笔、杂评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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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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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气象：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
七被追捕，三入牢狱。
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     ——鲁迅    气话：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
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
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
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    气质：    一惊叹章之风骨竟与祢衡如出一辙；二赞叹章之言行足令袁世凯畏惧三分；三喟叹章之
精神在当下社会已不复流行。
掩卷沉思⋯⋯呜呼！
遥遥斯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可以为太炎先生咏矣！
    想必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大都会对其中第二十三回《祢正平裸衣骂贼》印象深刻。
狂士祢衡裸身朝堂，击鼓骂曹，其视权贵如粪土之豪情令后人景仰。
一千七百年之后，民国又出了一位“祢衡”。
此人不畏当道，倡言革命，且清狂之风骨丝毫不输于前人。
他便是章太炎。
    革命急先锋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一个书香世家。
其祖父章鉴、父亲章濬皆是知书达理之士，章太炎自小便接受了较好的传统教育。
然而，传统封建教育并未使他成为一名忠于满清统治的“顺民”，革命反满的观念很早便在章的脑中
扎根。
章太炎十二岁时，一日外祖父领着他阅读《东华录》，当读到曾静案时，外祖父说：“夷夏大防，同
于君臣之义。
”章太炎问：“前人有谈此语否？
”外祖父答道：“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
，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
”祖父这番话激起了少年章太炎的思绪，他愤然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
”外祖父急忙说：“今不必作此论耳。
”可见，革命思想已潜伏于年幼的章太炎心中。
    成年后，章太炎拜师于诂经精舍的经学大师俞樾，研习经史，度过了八年寒窗苦读的求学生涯。
然而，内忧外患，时变日亟，动荡的政局已迫使章太炎不能再安心地稳坐书斋了。
1897年的夏天，他告别恩师，奔赴上海，开始了自己倡言革命的历程。
    初出茅庐的章太炎先后担任《时务报》、《正学报》、《经世报》等刊物的编辑，但由于种种原因
， 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情与思想。
直到1903年，章太炎主笔《苏报》，一改该报以往保守的政治立场，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主张。
此时的章太炎才思泉涌，一篇篇战斗檄文如出膛炮弹，炸向清政府的要害处。
在一篇文章中，章太炎对慈禧太后奢华铺张的寿典进行了无情地冷嘲热讽：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
海，何时再到古长安？
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
，全逢万岁祝疆无。
    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他更是毫无忌惮地写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
直呼当今圣上之名，且斥其无能，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论。
按照刑律，当属杀头之罪。
正因此故，清政府认定章为“反清匪人”，密电上海道照会会审公廨出票拘人。
别人劝他躲避，他却说：“革命流血起，流血从我起。
”慷慨入狱，而他“章疯子”的外号也得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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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狱中，尽管受尽狱卒的百般折磨，但章太炎苦中作乐，斗志高昂。
为了鼓舞年轻的邹容，章太炎特意写下一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灜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也回赠章诗一首：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身陷牢狱，二人却心系反清大业，互相往来唱和，此种大无畏之气概实令人景仰！
    可惜天不假年，一年后，邹容身患重疾，庾死狱中。
两位革命挚友，不久前还赋诗共勉，转眼间却已分隔阴阳两界，章太炎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抱着邹容的尸体，他不禁悲不自胜，痛哭失声。
    三年的刑期很快过去，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扶桑，继续从事革命事业。
由于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此时章在士林中之声望日隆，俨然成为义薄云天之楷模。
众人对其敬仰备至，大有“平生不识章太炎，访尽名流亦枉然”之架势。
    流亡日本后，章太炎看到日本人鄙视中国人，很是愤慨，然又因密谋革命，不能不尽力忍耐，气无
处可泻，有时只好用诙谐幽默的办法出这口恶气。
一天，日本警察到其寓所调查户口，要他填一份表格。
章太炎写的是：    职业：圣人    出身：私生子    年龄：万寿无疆    这是因为人家都称他为“圣人”，而
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神田町锦辉馆举行演讲，两千多人慕名而来，一时间会场内外人头攒
动，甚至有人爬到屋檐上，以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
在演讲中，章太炎就所谓“疯癫”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
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
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
为什么缘故呢？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
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
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
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
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
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
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
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
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
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捕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
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什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
⋯⋯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鲁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
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
想可能自动的么？
    演讲将毕，章太炎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
”听过这番“疯言疯雨”，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章疯子”的外号，章太炎非但没有丝毫自卑不满，
反而处处显得自鸣得意。
他的这次演讲有激情，有学理，且不乏幽默，战斗性也极强，堪称近代演讲中之精品。
章太炎那富有魅力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形象也由此呈现在众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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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章之好友宋恕曾半开玩笑地说：“像章君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竟欲颠覆满洲三百年的帝国
基业，为啥会如此的不自量力呢？
莫非是明末遗老们的魂魄附体了不成？
”    P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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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前些日子，赴出版社跟彭明哲先生谈选题。
彭总告知，之前我已出版的两本有关民国文人的作品销量还不错，希望我进行筛选修改，再次结集出
版。
虚荣心较强的鄙人颇受鼓舞，于是回去后开始整理这几年写过、发过的相关文章、材料。
    虽然水平不济，但毕竟敝帚自珍，看着一篇篇发表在各种杂志、报刊上的长文或短篇，往昔的写作
经历如流水般从脑海中涌出、畅行。
呵呵，说句实话，这些随笔杂谈既无关民生，也不涉学术，可谓纯粹的一种个人兴趣驱使下的创作，
拉拉杂杂，胡言乱语，兴致所至，文驻于此。
    说起来很惭愧，从硕士到博士，弹指六年，一晃而过，学术上无甚造诣。
却造了这一堆无聊文字、痴人梦语，难怪身边师长总劝我别心鹜杂事，应干点正事。
如今木已成舟，米已成饭，把玩民国文人轶事已成生活之一部分，弃之不忍啊！
    或许这已化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情趣，就好比你深爱一种款式的服饰，于是终身穿戴，你喜欢一支球
队，倾其一生为它展欢颜、洒泪水。
那么看来我有可能将不干正事的恶习进行到底了。
再写个打油联，给自己壮胆：    神马是正事，为何是正事，哪里有正事？
    不信有正事，不想有正事，不愿干正事！
    横批：真没正事    行文至此，还要对我写作路上提供帮助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
首先是《书屋》杂志的刘文华兄。
虽然彼此未曾谋面，却神交已久。
记得2005年底，刚读研二的我不知天高地厚，斗胆向《书屋》投稿，刘兄竞欣然采用，嘱我用心修改
。
之后他更是在审稿会上力排众议，将拙文置于刊首第一篇，让我实在受宠若惊。
后来回想，此事对我人生影响颇大，正是这个肯定，让我敢于在写作路上不畏艰辛，笔耕不辍。
    师大六年，是一段难忘的时光，更是一段快乐的岁月。
自2006年夏天给《北京师范大学校报》投出第一篇短文后，四年间，我陆陆续续在这块园地上发表晚
清民国各类随笔30余篇。
郑伟主编、祁雪晶编辑面对我的来稿，总是来者不拒，尽快排版，还时不时就文章内容与我电话讨论
，其认真态度让我感佩不已。
    读书期间，还有幸与《百家讲坛》杂志结缘，杨志庆、王国念、孙琼歌三位编辑先后与我合作，约
稿、策划、撰文，成了那几年我们每个月必谈的议题。
静夜里，宿舍中，俯身桌前，奋指疾敲，整个空间中只剩下键盘声，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妙，很惬意。
    彭明哲先生是我的伯乐。
硕士毕业那年夏天，去团结社谈书稿，彭总看过我的习作，决定让我负责丛书统稿，并把《大漠荒芜
》一书写作重担交付于我。
于是那个暑假着实充实，白天黑夜总是围着书稿转，看材料，想思路，拟提纲，写初稿，“宅”了两
个多月，才拿出一本大体成型的稿子。
心里暗暗的慨叹：“写书真不容易！
”之后，便与彭总长期合作，既愉快又轻松。
当然，天舟文化的柴桦、陈婧、王艳、周颐等诸位美女编辑也为我的书稿付出多多，‘特此致谢。
    写作是一件充满遗憾的事情，每次拿到出版的新书，总是觉得遗憾不少。
所以还恳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我的电邮地址：canglangyun@163.com    因为你们的狠辣批判才是我不
断成长的动力！
    于2011年6月19日下午    党校蜗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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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国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甄选这十几位民国学人，性情各异，志趣相殊，但其所同者，乃胸怀
天下的赤子之心，乃真学识、真风骨、真性情，即所谓“底气”。
作者王学斌通过轻松平实的言语叙述其生平轶事，却给读者展现出了民国文人的名士风范与卓绝气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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